
摘要

《大学》是最能体现儒家教育观的经典。在儒家思想里，教育首先被视为为培养
良好德行而进行自我修养的过程。自我修养即在家庭、社会和天下层面提高自身的修
为。本文的中心观点是儒教思想可以作为一个普适性教育框架，弘扬“人人为公”的教
育理念，鼓励人们提升个人修为，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因此，这里的“公”（共同利
益）特指一种社会秩序，只能在社会成员良性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笔者认为，儒家思想
中“小学”的概念与西方的通识教育相得益彰，“大学”概念帮助加深我们对博雅教育
的理解。如此一来，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不言自明，不过我们不能对其重要性过分夸
大。另外，由于博雅教育的历史意义及其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持续促进作用，博雅教育的
目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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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共同利益观

今
天的全球化是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文
化融合的结果。但是，要达到一个
真正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各伟大文

明必须相互分享智慧和价值观。自习近平当
选中国国家主席后，他多次倡导“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要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
必须互相学习，合作共赢（2017）。“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所有人必须齐心协
力，向着同一个目标奋进。可以说，这是现
阶段描述人类共同愿景的一个尝试。

用儒家的世界观来看，人本质上是社
会动物。事实上，家庭是人生活和发展的首
要场所。个人的“善”，社会的“善”，乃
至整个人类的“善”都是互相影响、紧密联
系的。往小处看，我们的短期目标是个人借
助自我修为提高德行，长期目标是通过建立
稳定良性的世界秩序，实现全球共同利益。
所以，儒家的共同利益观从本质上看是社会
性的。用现代的表述方式就是：“实现社会

共同利益即建立完善的基本社会秩序，每个
人都可以在积极向好的过程中获益并发展（
范，2014，第220页）。”近来已有一些学者
开始用中国视角思考教育理论（恩格，2012
）。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儒家价值观对教育学
的启示（谭，2013）。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紧密关系，接下来我将简
单介绍博雅教育至通识教育的发展历史。

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

从西方的视角看，博雅教育理念在教
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博雅教育
的理想是最大程度地挖掘人的潜力，所以需
要涵盖相当广泛的主题。在中世纪基督教
的教学体系下，形成了“人文七艺”，包括
文法、修辞、辩证、算术、几何、音乐和天
文学。如果改用现代的教学术语表示“人文
七艺”，那么“人文七艺”既包含了科学，
还包含了人文科学。自19世纪以来，“通识
教育”一词开始出现在美国教育体系里。

相比于“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更像是
一种新发明（梁，2013，第49页）。目前，
博雅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仍发挥着主要
作用。举例来说，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文理学
院。而在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是文理学院的
典范。

博雅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转变始于19世
纪末大学的社会性使命转变之时。最初的大
学教育只面向少部分特权阶级，之后逐渐发
展成大型教育机构，培养大量各行各业的人
才。大学最初致力于学生的智力发展，后来
在大众呼吁下开始将创造新知识作为服务大
众的手段（梁，2013，第47页）。一方面，
博雅教育的内容富有传统性和哲学性，强调
知识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通识教育的课
程具有实用性和科学性，强调知识的工具价
值（梁，2013，第48页）。此外，通识教育
和博雅教育的关系类似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换句话说，通识教育应该被理解为博雅教育
的一部分，而通识教育的目标正是推动博雅
教育目标的实现（梁，2013，第55页）。

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设了自己的文理
学院项目，名为当代文明与人文经典（又名
名著课程）。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引入
该项目，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引入。哈佛
大学将该项目更名为通识教育，20世纪60年
代通识教育的叫法在美国广为流传。20世纪
8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对该项目做了重新评
审，将项目名称变更为核心课程。名称的更
改引发了巨大的分歧，这一点值得深究。一
方面，核心课程强调共同的学习经验，关注
人文科学的重要主题。而通识教育强调跨学
科学习经验，且教学方法比较分散，不够综
合（狄百瑞，2007，第28页）。

尽管美国通识教育存在明显不同的几
个版本，但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两个主要
版本。第一个产生于哥伦比亚大学，强调教
育的全面性，指导原则是确保学生掌握对人
类具有长期价值的知识领域（克罗斯，1995
，12-14页）。第二个产生于哈佛大学，强调
教育的完整性，其指导原则是抛弃过多专业
化内容，学生无需了解个人专业以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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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反映了人类的繁荣发展，包括四个部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李，1999，第61页）。到现在为止，我们
已经理清了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接
下来我们会讨论经典的儒家教育论述与其共
同利益观的关系。

“大学”与“小学”

《大学》开篇对儒家“大学”理念进行
了极好的阐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2012，第1章）。这句
话包括三部分内容：明明德（彰显光明的德
行），亲民（使民众弃旧从新，弃恶从善）
，止于至善（达到至善的境界并坚守不移）
。

儒家教育思想背后蕴含的基本人类学原
理是人性本善，虽然由于每个人自然禀性不
同，这种“善”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因
此在儒家看来，教育的任务是完善个人的自
然禀性，以清晰地彰显其美德（明德）。一
个品德高尚的人又会帮助他人完善修为。这
种个人教育能够在国家、政治和天下的层面
上影响他人德行的提升。所以，大学教育的
三纲领始于“明、亲、止”。成人学习的关
键是知道如何培养良好的德行，成为有德之
人后影响他人，他人德行提高后方能实现共
同利益或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大学》的以下内容对儒家教育观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2012，第5章）。

所以，儒家“大学”的目标是先成为
有德之人，继而追求至善。人可以通过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培养美德。至善反
映了人类的繁荣发展，包括四个部分：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的共
同利益观，可以从以上四部分内容来理解。
此外，“大学”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知，“大学”的首要目的在于美
德的提升。由于人生来向善，所有的人都可
以通过自我修养成为有德之人。博雅教育要
求提高对家庭的重视程度。家庭是个人基本
关系形成的摇篮。在与父母的相处中我们学
会尊重权威人士，在与兄弟姊妹的相处中我

们学会与（年长或年轻的）同龄人相处。在
儒家看来，个人的“善”与家庭的“善”有
着紧密且直接的联系。在家庭环境下进行自
我修养是人发展自然禀性的一个环节。博雅
教育要为人进入并适应社会生活打好基础。
所以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向善的社会一
定是崇尚德行，推崇有德之人的社会。博雅
教育的目标是借助社会和谐实现世界和平。
和平稳定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前提。这强调了
暴力冲突会阻碍人类学习和德行修为。反过
来，世界和平也是人类繁荣发展的结果。通
过教育人们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世界才能保
持长久和平。所以，“大学”可以作为博雅
教育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实
现人类共同利益。

“小学”是古代儒家学者站在整体性、
跨学科的角度提出的概念。周朝“六艺”指
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传播
正确的行为准则，为学生参与公共生活奠定
基础。射、御，作为武术，可以帮助人们掌
握实用技能，强身健体。书、数引导学生进
行艺术表达，发展逻辑思维。“六艺”组合
起来，构成了“小学”基本课程。新儒教代
表人物朱熹（公元1130-1200）在《大学章句
序》（为《大学》所做注释之序言）中阐述
了“大学”与“小学”的不同：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
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
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
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
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
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
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
之节所以分也（2012）。

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把澳门大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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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站在儒家的角度，通
识教育应当被视为“小学”
的一种形式，而博雅教育应
该被视为“大学”的一种形

式。



教育课程当做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澳门大学
的通识教育课程对哈佛大学的课程进行了改
革，主要有四部分构成：（1）语言与交流，
包括英中、英葡语言的学习及写作技能。（2
）科学与信息技术，包含数学、计算机、物
理科学、生命科学等课程。（3）社会与文
化，包括历史、中华文明、价值观、道德等
主题。（4）自我发展课程，例如体育、影视
表演（通识教育计划办公室，2015，6-7页）
。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经典理念在现代
通识教育的课程中得以延续。正如上文所
述，以上课程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多
门学科，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
为学生进入社会打好基础。

因此，站在儒家的角度，通识教育应当
被视为“小学”的一种形式，而博雅教育应
该被视为“大学”的一种形式。所以通识教
育在本质上是跨学科教育，传授最基本的实
用知识，确保学生在全球化、技术化的今天
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尽管通识教育对
实现全球共同利益不可或缺，但仅有通识教
育，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仍应将通识教育视
为大学课程的必要组件。博雅教育教授学生
终身学习所需的自学方法，培养学生品质以
完善其智力和道德发展，这同样是自我修养
的要求。如果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类共
同利益，那么博雅教育的目标就必须包含在
大学课程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通识教
育应当被视为博雅教育的一部分，而且通识
教育正是为实现博雅教育的目标服务。这些
目标始于个人层面，包括个人发展及个人生
活的规范，之后从个人引申至一家、一国乃
至世界，家庭、国家、全球的良性秩序最终
会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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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金洲,聖若瑟大學助理教授

Translated by 翻译: Liang Yang 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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